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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三部曲（《沙丘》、《沙丘救世主》、《沙丘之子》）

作为科幻文学史上的史诗级作品，以遥远未来的星际文明为载体，融合多元宗教文化元

素，重构经典神话原型，构建起兼具宗教哲思与文明隐喻的叙事体系。本文以宗教符号

学、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为研究视角，系统拆解作品中核心宗教符号的文化内涵，分析其

对东西方神话原型的重构策略，探讨宗教符号与神话叙事在塑造人物、推动情节、传递

文明反思中的核心作用，揭示作品背后关于信仰、权力、生态与人类命运的深层思考。

研究表明，赫伯特通过对宗教符号的创造性转化和神话原型的现代化重构，既延续了人

类文明中宗教与神话的精神内核，又结合科幻语境完成了对传统宗教神话的解构与超越，

为科幻文学的文化解读提供了典型范本与全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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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Religious Symbols and Myth Reconstruction: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Dune Trilogy
Abstract: Frank Herbert’s The Great Dune Trilogy (Dune, Dune Messiah, Children of Dune),
an epic work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takes the interstellar civilization in the
distant future as the carrier, integrates divers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elements, reconstructs
classic mythological archetypes, and builds a narrative system with both religious philosophy
and civilizational metapho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ligious semiotics and myt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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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etype criticism,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ecompos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core
religious symbols in the first three volumes of Dune Chronicles, analyzes the re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mythological archetypes, explores the core role of religious
symbols and mythological narratives in shaping characters, promoting the plot, and conveying
reflections on civilization, and reveals the in-depth thinking behind the work on faith, power,
ecology and human destiny. The study shows that through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religious symbols and the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mythological archetypes, Herbert not only
inherits the spiritual core of religion and mythology in human civilization, but also completes
the deconstruc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religious mythology in the context of
science fiction, providing a typical model and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Keywords: The Great Dune Trilogy; religious symbols; myth reconstruction; cultural
metaphor; science fictio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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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创作的《沙丘》（Dune，1965）、《沙丘救世主》（Dune Messiah，

1969）与《沙丘之子》（Children of Dune，1976）三部曲，以宏大的世界观建构、深刻的思想内涵，

超越传统科幻文学边界，成为科幻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范本。不同于普通科幻作品对科技奇观

的侧重，《沙丘》三部曲将宗教、神话、政治、生态等多元元素深度融合，以厄拉科斯星球的沙漠文

明为核心，构建起跨越数千年的星际史诗，其中宗教符号的密集呈现与神话原型的创造性重构，构成

作品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特征。

在《沙丘》三部曲的叙事世界中，宗教是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千年阴

谋；弗雷曼人的沙漠信仰；保罗·厄崔迪的弥赛亚叙事；以及雷托二世的神帝崇拜，均与宗教符号深

度绑定。神话重构则是赫伯特传递思想的重要载体，他借鉴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等东西

方宗教神话元素，对弥赛亚、英雄、创世等原型进行改造，赋予其科幻语境下的全新内涵。巴特（1999）

认为神话是一种被自然化的意识形态，它将特定的文化建构伪装成自然的、普遍的存在，通过符号的

编码与解码实现意识形态的渗透。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往往以未来叙事为外壳，将人类文明的核心命

题与文化基因融入其中，通过符号建构与原型重构，“帮助人类建立对存在的认识，在世界范围内建

立自身与宇宙万物关系的认识”（霍盛亚，2025，pp. 215-216）。《沙丘》三部曲中的宗教符号与神

话重构，正是这种“神话化”过程的典型体现，其将权力意志、生态理念与信仰诉求隐藏在科幻叙事

的符号体系中，使读者在接受故事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感知作品的文化内涵与思想倾向。

当前国内学界对《沙丘》三部曲的研究多集中于单部作品的生态思想、政治隐喻或影视改编，国

外学者主要围绕生态伦理、权力政治、救世主叙事及人性异化四大核心维度展开。例如,将《沙丘》

与《指环王》并列为“现代神话”的典范，研究学者认为赫伯特通过保罗·厄崔迪从救世主到自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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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的悲剧，深刻探讨了“绝对力量对人性的异化与操控”（Bloom，1994，p. 47）。也有学者聚焦生

态叙事，指出“厄拉科斯的沙虫-香料-沙漠生态闭环，是赫伯特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传递生态共生理

念的核心载体”（Kennedy，2022，p. 41）；Nicholas（2011）研究中指出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

基因计划，隐喻了技术理性对人性的侵蚀。目前的研究针对《沙丘》三部曲的宗教符号系统拆解与神

话重构逻辑的系统性研究仍较为匮乏，且多未充分结合作品整体性叙事脉络，难以展现二者在整部史

诗中的递进关系与核心价值。

基于此，本文以《沙丘》三部曲为研究对象，以宗教符号学和神话原型批评为核心理论工具，梳

理核心宗教符号的类型与内涵，分析神话重构的具体策略与表现形式，探讨二者如何协同作用，完成

对人类文明、信仰本质与命运走向的深层反思。本文的研究意义通过分析作品中宗教符号与神话元素

的创造性转化路径，为科幻文学的文化创作与研究提供新思路与借鉴，并且丰富《沙丘》三部曲的文

化解读维度。

一、宗教符号的建构与内涵：《沙丘》三部曲的文化编码

宗教符号作为宗教信仰的具象化表达，是承载宗教理念、传递文化内涵的核心载体。《沙丘》三

部曲中，赫伯特构建了一套庞大而严谨的宗教符号体系，这些符号相互关联、相互作用，构成作品的

文化编码系统。从符号学视角，可将其分为自然符号、人造符号与人物符号三大类，每一类均蕴含深

厚的宗教文化内涵与文明隐喻，是解读作品思想的关键钥匙。

（一）自然符号：生态与信仰的共生隐喻

自然符号是《沙丘》三部曲宗教符号体系的基础，以厄拉科斯星球的自然景观与生物为载体，核

心为沙虫（夏胡鲁）与香料（美琅脂）。二者既是厄拉科斯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也是弗雷曼人宗教

信仰的核心图腾，承载着生态与信仰共生的深层隐喻。

沙虫（夏胡鲁）作为厄拉科斯特有巨型生物，是作品最具标志性的自然宗教符号。在弗雷曼人信

仰体系中，沙虫被尊为“夏胡鲁”（源自阿拉伯语“不朽之物”），视为神的化身、宇宙秩序与生命

力量的象征。弗雷曼人坚信，沙虫是沙漠灵魂与生命守护者，其活动维系着生态平衡，死亡则意味着

沙漠文明覆灭。这种崇拜源于弗雷曼人与沙虫的共生智慧：沙虫幼虫（沙鳟）可转化沙漠水分，为弗

雷曼人提供生存资源；弗雷曼人死后将尸体投入沙虫口中，视为“回归神的怀抱”，完成生命轮回，

这与伊斯兰教“万物有灵”、佛教“轮回转世”理念深度契合。赫伯特（2024a）在《沙丘》中明确

描述了弗雷曼人对沙虫的崇拜仪式，将沙虫的每一次出现都视为神的降临，甚至规定不可伤害沙虫，

违者将被逐出部落，以此强化沙虫的神圣性。同时，沙虫具有双重性，既是信仰图腾，也是毁灭象征，

其破坏力隐喻着信仰的两面性——既能给予生存力量，也可能成为支配人类的工具。巴特（1999）认

为符号的神话化本质是将历史转化为自然，沙虫这一自然符号的宗教化建构，正是将厄拉科斯星球的

生态现实（沙虫维系生态平衡）转化为弗雷曼人信仰中的“神圣自然”，使沙虫的存在被赋予超越自

然本身的宗教意义，成为支撑弗雷曼人精神世界的核心图腾。

香料（美琅脂）作为厄拉科斯独特产物，是另一核心自然宗教符号，兼具星际核心资源与宗教精

神载体的双重属性。香料延长寿命、增强感知、激发预知的神奇功效使其成为星际航行、贵族统治与

宗教修行的必备之物，其实是隐喻现实世界的石油政治与资源垄断。赫伯特以香料为核心符号，构建

了现实世界石油政治的科幻镜像，将星际势力对香料的争夺，映射为 20 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对中东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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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资源的殖民式掠夺，Kennedy（2021）研究发现弗雷曼人作为香料产地的原住民，其生存困境与反

抗斗争，正是中东地区原住民反抗殖民压迫、捍卫自身资源主权的文化隐喻。在宗教语境中，香料被

赋予神圣意义：对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它是完成“生命之水”仪式、唤醒“祖先记忆”的关键；

对弗雷曼人，它是夏胡鲁的“圣物”，是与神对话的媒介；对保罗·厄崔迪，它是觉醒预知能力、成

为弥赛亚的核心条件。从符号学角度，香料象征“神圣的恩典”，与基督教新教中的圣餐、伊斯兰教

《古兰经》同为人类获得神圣力量、实现精神救赎的媒介。其成瘾性则隐喻信仰异化，为后续批判盲

目信仰埋下伏笔。

厄拉科斯沙漠本身也是重要自然宗教符号。作为极端环境的代表，沙漠是弗雷曼人生存家园与信

仰试炼场，被视为“净化灵魂的圣地”，只有通过沙漠试炼，才能获得神的认可。沙漠的广袤与残酷，

隐喻人类在宇宙中的渺小与孤独，也象征信仰之路的艰难漫长，体现赫伯特对东方“天人合一”理念

的借鉴，传递敬畏自然、共生共赢的生态思考。

（二）人造符号：教义与权力的话语建构

人造符号是宗教符号体系的核心，以宗教教义、仪式、典籍为载体，是宗教信仰的制度化体现，

也是权力话语建构的重要工具。《沙丘》三部曲中，最具代表性的人造宗教符号包括贝尼·杰瑟里特

姐妹会的教义与仪式、弗雷曼人的宗教典籍与习俗、帝国官方宗教《奥兰治天主教圣经》。

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教义与仪式是人造宗教符号的核心代表。其教义融合多元宗教元素，核

心是“基因提纯计划”与“魁萨茨·哈德拉克”预言（意为“捷径之法”），“魁萨茨·哈德拉克”

能同时拥有男女祖先记忆、预见未来、跨越时空的“超级人类”，是姐妹会千年培育的“救世主”。

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教义与仪式始终围绕“弥赛亚计划”展开，其将神秘主义信仰与基因操控、

政治野心深度绑定，通过传播预言、塑造神圣仪式，将自身建构为弥赛亚的培育者与引导者,其本质

是借助宗教神秘主义实现权力的隐性操控。这一教义既是信仰核心，也是权力工具——姐妹会通过传

播预言，在各星球植入信仰，操控民众思想，服务于基因计划与政治野心。其“戈姆刺测试”（入门

仪式，考验意志力）与“生命之水”仪式（圣母晋升仪式，唤醒祖先记忆），分别象征“灵魂净化”

与“神圣传承”，隐喻宗教信仰中“牺牲与重生”的核心主题，本质是权力话语的规范化建构。

弗雷曼人的宗教典籍与习俗是另一类重要人造符号。《求生-宗教手册》作为弗雷曼人世代传承

的核心典籍，并非单纯的生存指南或宗教经文，其承载的人造符号的意义，早已超越文字本身——这

些人为创造的符号，是弗雷曼人将生存本能、宗教敬畏与族群认同融为一体的载体，是他们对抗恶劣

环境、维系文明存续、构建精神秩序的核心工具，更是人造符号服务于人类生存与精神需求的极致体

现。“水文化”习俗将水视为“神圣生命之源”，实行严格水资源管理，甚至提取死者水分供部落使

用，象征神的恩赐与生命轮回，与基督教圣水、伊斯兰教净水具有相似内涵；“骑乘沙虫”仪式是成

为战士的标志，象征“人与神的合一”，是其信仰的最高体现。

帝国官方宗教《奥兰治天主教圣经》，核心教义为“逻辑与理性的和谐”“人类不可被替代”“多

元信仰共存”，包括穆美萨利教、基督教、禅逊尼天主教以及伊斯兰教传统。其多元融合特点体现赫

伯特对宗教包容的思考，同时隐喻权力对宗教的操控——宗教成为统治工具，教义解读权掌握在统治

者手中，民众信仰被支配。

（三）人物符号：信仰与命运的具象化表达

人物符号是宗教符号体系的具象化体现，核心人物被赋予宗教神话的神圣属性，成为信仰象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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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化身，其命运轨迹与性格转变，是宗教信仰与人类命运的具象表达。核心人物符号包括保罗·厄

崔迪（穆阿迪布）、雷托二世（神帝）与贝尼·杰瑟里特圣母。

保罗·厄崔迪（穆阿迪布）是核心人物符号，也是弥赛亚原型的具象化。家族覆灭后，他逃亡至

厄拉科斯沙漠，成为弗雷曼人，被尊为“李桑·阿尔·盖布”（天外之音、救世主），这一称号源自

伊斯兰教先知传统。其命运轨迹契合弥赛亚神话：历经苦难、获得神圣力量（香料唤醒预知能力）、

带领弗雷曼人反抗压迫。值得注意的是，保罗掌握的音控力作为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的核心技能，

既是其摆脱困境、获得认可的关键，也是其弥赛亚身份建构的重要象征，“这一符号承载着‘因言成

事’的宗教隐喻，与《圣经》中上帝以言辞创造世界的母题形成深层互文”（李俊义，2022，p. 41），

彰显了宗教符号在人物塑造与叙事推进中的核心作用。同时，保罗具有复杂性，既是信仰化身，也是

信仰异化的受害者——他预见圣战将导致数百亿人死亡，却无法摆脱命运枷锁，最终被信仰裹挟，隐

喻弥赛亚神话的内在矛盾，体现赫伯特对盲目信仰的批判与对信仰与自由意志关系的思考。此外，保

罗的人物形象还兼具反英雄特质，他打破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音控仅女性可掌握”的规训，摆脱

各方势力的预设与束缚，在身份的迷茫与挣扎中完成自我重构，这一特质也印证了《沙丘》通过人物

符号解构传统英雄叙事、探讨自由意志的深层内涵。

雷托二世（神帝）是“神化”与“牺牲”原型的具象化，继承保罗的预知能力与命运枷锁。赫伯

特（2024b）在《沙丘救世主》中，描写保罗曾在预知幻象中看到儿子将承载双重灵魂，一半是人，

一半是夏胡鲁，以牺牲换取人类的未来，这一预言成为雷托二世后续与沙虫融合、成为神帝的核心铺

垫。《沙丘之子》中，雷托二世在与沙虫融合的过程中，清晰感知到自身人性的消融与神性的觉醒，

坦言“我不再是单纯的雷托，我是夏胡鲁的化身，是人类命运的载体，我的牺牲不是终结，是新生”

（赫伯特，2024c，p. 495）。为拯救人类文明，他选择与沙虫融合，成为半人半虫、长生不老的“神

帝”，以绝对权力推行“金色通道”计划初始阶段，强迫人类接受苦难、磨练意志。其双重性显著：

既是人类文明的拯救者，以牺牲人性为代价守护未来；也是压迫民众的“暴君”，剥夺人类自由，成

为信仰的绝对权威。这种双重性隐喻权力与信仰的辩证关系，其牺牲与基督教耶稣受难、佛教释迦牟

尼涅槃具有相似内涵，体现赫伯特对“牺牲与救赎”主题的深刻思考。保罗与雷托二世的人物塑造，

深刻体现了后人文语境下科幻文学对“人”的多元书写，“人与非人的僵化边界消失，既是对人类的

本体论的威胁，也表明关于人的本质的向度是建构出来”（魏悦、何敏，2021，p. 72）。既展现了人

类在命运与信仰中的挣扎，也探讨了人性异化与自我超越的可能。

贝尼·杰瑟里特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亚姆、杰西卡夫人）是“智慧”与“神秘”的象征，

也是宗教权力的具象化。她们通过“生命之水”仪式唤醒祖先记忆，兼具教义传承者与姐妹会政治野

心执行者的双重身份。贝尼·杰瑟里特圣母作为姐妹会弥赛亚计划的核心执行者，其自身的神秘主义

修行与身份矛盾，既体现了姐妹会教义的神圣性，也暴露了其政治野心的功利性，成为宗教符号与权

力博弈的具象化体现。杰西卡夫人跨越两个宗教群体，成为信仰桥梁，其命运体现宗教信仰与母性本

能的冲突与融合；盖乌斯·海伦·莫希亚姆则是宗教权力的代表，冷酷理智、不择手段，隐喻宗教权

力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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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话重构的策略与表现：《沙丘》三部曲的叙事创新

诺斯洛普·弗莱认为“科幻小说是一种继承了强烈的上古神话色彩的传奇小说”（Frye，1957，

p. 33）。神话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源头，承载着人类对世界起源、命运、善恶的基本思考，是文学创

作的重要灵感源泉。科学与神话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在互动中相互滋养、彼此成就，科幻文学正是二

者互动融合的典型载体，既以科学想象为根基，又以神话原型为精神内核，因此“神话与科学在科幻

小说中是一种共生关系”（黄悦, 2020，p. 40）。赫伯特在《沙丘》三部曲中，并未简单复制传统神

话原型，而是结合科幻语境与自身思考，通过“原型借用—语境转化—内涵延伸”的策略，对东西方

经典神话原型进行创造性重构，赋予其全新时代内涵与叙事功能，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传

递思想内涵。重构主要集中在弥赛亚神话、英雄之旅神话和创世神话。

（一）弥赛亚神话的重构：从“救赎”到“异化”的辩证叙事

弥赛亚神话是东西方宗教神话的核心原型，核心内涵是“救世主降临，拯救民众于苦难，实现世

界救赎与和平”，基督教耶稣、伊斯兰教穆罕默德、犹太教弥赛亚均是这一原型的具象化。赫伯特以

其为原型，塑造保罗、雷托二世等“救世主”形象，突破传统“救赎”叙事，加入“信仰异化”“命

运枷锁”元素，构建从“救赎”到“异化”的辩证叙事，实现对传统神话的解构与超越。

首先，重构体现为“救世主身份的人为建构”。传统弥赛亚身份是“神圣授予”，具有不可动摇

的神圣性；而保罗的弥赛亚身份，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通过“传教保护计划”长期策划的结果—

—姐妹会在各星球植入“外来救世主”预言，尤其在弗雷曼人中传播“李桑·阿尔·盖布”传说，为

保罗降临铺垫信仰基础。保罗的出现契合预言，加之香料赋予的预知能力与骑乘沙虫的勇气，被弗雷

曼人坚信为“救世主”。这种人为建构打破了传统神话的神圣性，揭示弥赛亚神话的本质：既是民众

对希望的渴望，也是权力集团操控民众的工具。巴特（1999）在研究中认为所有神话都是人为建构的

文化产物，所谓“神圣性”不过是权力集团通过符号编码赋予的意识形态外衣。保罗的弥赛亚身份，

正是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通过预言编码建构的神话，其“神圣性”本质上是服务于权力操控的意识

形态伪装。

其次，重构体现为“救赎与毁灭的辩证统一”。传统弥赛亚的核心使命是“救赎”，以牺牲实现

世界和平；而保罗的“救赎”伴随巨大毁灭——他带领弗雷曼人发动的圣战，虽推翻哈克南家族与帝

国统治，为弗雷曼人争取生存空间，却导致数百亿人死亡，星际文明陷入混乱。保罗预见一切却无法

摆脱命运，意识到自己既是“拯救者”，也是“毁灭者”，信仰成为灾难根源。这种辩证统一打破传

统理想化叙事，揭示信仰的两面性，批判盲目信仰，探讨信仰与理性的挣扎。保罗直面自己引发的圣

战灾难，坦言“我是拯救者，也是毁灭者”（赫伯特，2024b，p. 298）。直白道出弥赛亚身份的内在

矛盾与信仰异化的危害。

最后，重构体现为“救世主的自我解构”。传统弥赛亚完美神圣，是人类榜样；而保罗与雷托二

世均非完美救世主，充满挣扎与局限。保罗成为救世主后，陷入信仰迷思，无法控制狂热，最终遁入

沙漠自我放逐，解构救世主身份；雷托二世为拯救人类，牺牲人性成为“神帝”，虽开启拯救之路，

却沦为“暴君”，其牺牲本质是对救世主身份的解构。在推行“金色通道”计划时，深刻认识到自身

救世主身份的悖论，雷托二世对杰西卡坦言救世主是逃避责任的幻象，“为什么要神化一个有着血肉

之躯的凡人？”（赫伯特，2024c，p. 3）这体现赫伯特的深刻反思：世界上没有完美救世主，人类救

赎最终只能依靠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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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雄之旅神话的重构：从“个人英雄”到“文明觉醒”的叙事升级

英雄之旅神话是人类文学最古老的叙事原型，核心模式是“英雄历经磨难，获得成长与力量，完

成使命，实现自我与群体救赎”，约瑟夫·坎贝尔（2000）将英雄之旅模型分为启程—启蒙—回归三

阶段。赫伯特以其为原型，塑造保罗、雷托二世等英雄形象，打破传统“个人英雄主义”叙事，实现

从“个人英雄”到“文明觉醒”的叙事升级。

首先，重构体现为“英雄使命的升级”。传统英雄使命多为“个人救赎”或“群体救赎”，核心

是个人成长与牺牲；而《沙丘》三部曲中，英雄使命上升到“人类文明的觉醒”。保罗的英雄之旅，

从“为家族复仇”转变为“带领弗雷曼人反抗压迫”，最终上升到“反思信仰异化，探寻人类文明未

来”；雷托二世的使命，从“继承父亲使命”转变为“牺牲自己，为人类文明开辟‘金色通道’”，

聚焦整个人类文明的救赎与觉醒，打破传统叙事的狭隘性，将个人命运与文明命运紧密结合。

其次，重构体现为“英雄成长的复杂性”。传统英雄成长呈“线性”，从弱小到强大、从迷茫到

坚定，最终完美；而《沙丘》中的英雄成长呈“非线性”，充满矛盾与挣扎。保罗经历家族覆灭、沙

漠逃亡、预知未来的迷茫，曾沉迷救世主身份引发圣战，也试图反抗命运却无能为力；雷托二世经历

父亲离去、民众期待、预知未来的痛苦，牺牲人性成为“神帝”，兼具拯救者与暴君双重身份。这种

复杂性打破理想化叙事，展现人类在命运与选择间的挣扎，反思“英雄”的本质——英雄并非完美象

征，其成长是人类自我反思、觉醒的过程。

最后，重构体现为“英雄与群体的相互依存”。传统英雄多“孤独”，成长与使命主要依靠自身

力量，群体只是拯救对象；而《沙丘》中，英雄与群体相互依存：保罗的成长离不开弗雷曼人的支持

与信任，弗雷曼人的觉醒也离不开保罗的引导；雷托二世的使命离不开各方势力配合与民众隐忍，人

类文明的觉醒也离不开其牺牲与引导。这种关系打破个人英雄主义叙事，强调群体力量的重要性，体

现赫伯特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思考——文明进步依靠全体人类的共同努力与自我觉醒。

（三）创世神话的重构：从“神创世界”到“人创文明”的价值转向

创世神话是东西方宗教神话的基础原型，核心内涵是“上帝创造世界，制定宇宙秩序，人类是上

帝的产物，必须服从上帝的意志”，核心是“神本主义”，强调上帝的至高无上与人类的被动性。赫

伯特对其进行创造性重构，打破“神本主义”叙事，实现从“神创世界”到“人创文明”的价值转向。

首先，重构体现为“宇宙秩序的人为建构”。传统创世神话中，宇宙秩序是神创造的，神圣不可

侵犯；而《沙丘》的星际文明，是人类经历巴特勒圣战（反对人工智能）后逐步建立的，政治、宗教、

生态秩序均由人类制定。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通过教义传播与基因培育建构宗教秩序，帝国通过武

力与宗教建构政治秩序，弗雷曼人通过与自然共生建构生态秩序。这种人为建构打破“神本主义”，

强调人类主观能动性，凸显人类是自身命运的主人。巴特（1999）提出神话的解构核心是剥离其自然

化的外衣，还原其人为建构的本质，赫伯特对创世神话的重构，正是剥离了“神创世界”的自然化伪

装，还原了文明秩序“人为建构”的本质，凸显了人类的主体地位。

其次，重构体现为“生命起源的生态化叙事”。传统创世神话中，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人类与自

然相互分离；而《沙丘》中，生命起源是生态演化的结果，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共赢。厄拉科

斯生态系统由沙虫、沙鳟、香料、沙漠植物与人类共同构成，各生命相互制约、维系平衡。弗雷曼人

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将沙虫视为神的化身、水视为生命之源，这种生态化叙事打破人类与自然的对

立，体现赫伯特的生态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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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重构体现为“文明传承的人文主义转向”。传统创世神话中，文明传承是神的意志体现，

人类只能传承教义与智慧，无法创新；而《沙丘》中，文明传承是人类自身的努力与自我超越。贝尼·杰

瑟里特姐妹会的基因计划，是人类对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弗雷曼人的文明，是其在极端环境中探索形

成的生存智慧与信仰体系；保罗与雷托二世的努力，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反思与突破。这种转向打破

“神本主义”，强调人类主体地位，凸显人类通过自身努力传承、创新文明的能力。

三、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的文化价值：《沙丘》三部曲的文明反思

赫伯特在《沙丘》三部曲中，通过宗教符号建构与神话原型重构，打造了复杂的科幻叙事世界，

更传递了对人类文明、信仰本质、权力博弈、生态保护等重大问题的深刻反思。二者作为核心文化载

体，其文化价值不仅体现于文学创作创新，更体现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启示，为当代文明发展提供重

要借鉴。

（一）对信仰本质与权力博弈的反思：信仰与权力的辩证关系

《沙丘》三部曲以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为载体，将对信仰本质的探寻与对权力博弈的批判深度融

合，深刻剖析了信仰与权力的辩证关系，既彰显信仰的积极价值、揭露其异化风险，也批判权力的贪

婪本质。信仰作为人类文明的精神支柱，其核心价值在于为困境中的人类提供精神寄托与力量支撑，

这一点在弗雷曼人的生存实践中得到鲜明体现：在极端恶劣的沙漠环境中，弗雷曼人凭借对夏胡鲁的

崇拜、对水的敬畏以及对“李桑·阿尔·盖布”的期待，凝聚族群力量、坚守文明存续，更以信仰为

纽带团结一心，反抗外来压迫，充分印证了信仰作为人类实现自我超越、维系族群存续的重要动力的

本质。

但信仰的价值始终与权力紧密绑定，其积极意义的实现离不开对权力的约束，而权力的滥用则必

然导致信仰异化。作品中，各类宗教符号与神话原型本质上都是权力博弈的核心工具：贝尼·杰瑟里

特姐妹会通过传播预言、建构教义，将信仰转化为操控民众思想、推行基因计划与政治野心的隐性手

段；帝国借助《奥兰治天主教圣经》整合信仰、控制民众，维护自身统治；哈克南家族破坏弗雷曼人

信仰、掠夺香料，争夺星际霸权；保罗与雷托二世则通过弥赛亚神话、神帝崇拜获得民众支持，实现

对星际文明的掌控。这种权力对信仰的操控，直接引发了信仰的异化——保罗被弥赛亚身份裹挟，引

发大规模圣战造成巨大伤亡；雷托二世以神帝崇拜实行绝对统治，剥夺人类自由；民众在盲目信仰中

丧失自我判断，沦为权力与信仰的双重奴隶，赫伯特深刻揭示了现实中殖民主义通过信仰渗透原住民，

实现资源掠夺的逻辑。

信仰与权力两者是辩证关系，权力可以影响信仰，信仰同样可以成为制约权力、反抗压迫的力量。

例如弗雷曼人正是凭借坚定的信仰凝聚共识，打破了哈克南家族与帝国的殖民压迫，捍卫了自身的文

明与生存权；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虽借信仰获取权力，却也因偏离信仰本质、滥用权力而面临民众

反抗的困境。赫伯特通过这一系列叙事，传递出深刻的双重反思：信仰本身无对错，其价值在于坚守

精神内核而非陷入盲目，在于赋能人类而非束缚自我；权力本身无善恶，关键在于是否被规范使用，

是否服务于文明进步而非个人野心。人类唯有正确处理二者关系，让信仰制约权力、让权力服务于信

仰，才能规避异化风险，让信仰与权力共同成为推动文明前行的力量。

（二）对生态文明的倡导：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赢

生态问题是《沙丘》三部曲的核心关注点之一，作品通过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传递人与自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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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共赢的生态哲学思想，倡导人类树立正确的生态观，敬畏自然、尊重生命。

沙虫、香料、沙漠等自然符号，均承载生态隐喻，展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沙虫维系厄拉科斯

生态平衡，其活动促进沙漠生态循环、产生香料；香料是人类与自然共生的见证，是自然的馈赠与人

类生存的资源；沙漠作为弗雷曼人家园，是人与自然共生的舞台，弗雷曼人凭借生存智慧，与沙漠、

沙虫和谐共处。Smith（2024）通过从禅宗思想分析《沙丘》，倡导自然自主、批判科技干预与地球

化、坚守万物平衡。厄拉科斯星球的生态叙事，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主导下的生态掠夺与殖民逻

辑，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是抵御生态危机、实现文明延续的核心。这些内容体现赫伯特的生态哲

学——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依存、制约，人类不能征服、破坏自然，而应敬畏、尊重自然，

实现共生共赢。

同时，作品通过神话重构，倡导正确的生态观。对创世神话的重构，将生命起源视为生态演化的

结果，打破人类与自然的对立；对英雄之旅神话的重构，将英雄使命与生态保护结合，强调人类保护

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责任与义务。Senior（2007）指出赫伯特通过弗雷曼人的生态实践与宗教信仰

构建了一种“生态救赎”的叙事，将对自然的敬畏与共生理念融入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中，为人类应

对生态危机提供了科幻层面的思想借鉴。这些情节传递着赫伯特对生态文明的倡导——人类应树立正

确生态观，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唯有如此，人类文明才能可持续发展。

（三）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自由意志与命运的博弈

《沙丘》三部曲通过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深刻探讨人类命运的核心问题——自由意志与命运的

博弈，展现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挣扎与坚守，传递“人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核心思想。

保罗与雷托二世均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能看到未来的无数可能性，却也被命运枷锁束缚。保罗

预见圣战的灾难，却无法摆脱命运，只能被迫接受；雷托二世预见人类文明的灭亡，为拯救人类，牺

牲人性成为“神帝”，推行“金色通道”计划。这种挣扎体现了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渺小与无奈，但作

品并未陷入宿命论——保罗始终努力反抗命运，试图减少灾难损失；雷托二世的牺牲是自主选择，是

自由意志的体现。

同时，作品通过神话重构，传递“人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思想。对弥赛亚神话的重构，打

破“救世主拯救人类”的叙事，强调人类自身的力量；对创世神话的重构，打破“神本主义”，强调

人类主观能动性，凸显人类通过自身努力建构文明、掌握命运的能力。这种思考体现了赫伯特的人文

主义思想，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启示——人类应坚守自由意志，勇敢面对命运挑战，通过自身努

力实现自我超越与文明进步。

结论

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三部曲，以遥远未来的星际文明为载体，构建了涵盖自然符号、人造

符号与人物符号的庞大宗教符号体系，对弥赛亚、英雄之旅、创世等东西方经典神话原型进行创造性

重构，打造了兼具宗教哲思、政治隐喻与生态理念的科幻史诗。研究表明，《沙丘》三部曲的宗教符

号体系，各符号相互关联、承载深厚文化内涵，自然符号体现生态与信仰的共生，人造符号体现教义

与权力的话语建构，人物符号体现信仰与命运的具象表达；其神话重构通过“原型借用—语境转化—

内涵延伸”的策略，实现了弥赛亚神话从“救赎”到“异化”、英雄之旅神话从“个人英雄”到“文

明觉醒”、创世神话从“神创世界”到“人创文明”的突破；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的协同作用，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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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情节发展、塑造人物形象，更传递了赫伯特对信仰本质、权力博弈、生态文明与人类命运的深刻

反思，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提供重要借鉴。神话是人类解读世界、传递价值的重要载体，《沙丘》三

部曲通过宗教符号与神话重构，将科幻叙事与文化反思相结合，既完成了对传统神话的解构与超越，

也实现了神话意识形态的创造性表达，为科幻文学的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范本。这种方式丰富了科幻

文学的创作手法与思想内涵，证明科幻文学可兼具科技奇观与深厚文化、哲学思考，实现文学性与思

想性的统一。

《沙丘》三部曲之后还有《沙丘神帝》（God Emperor of Dune，1981）、《沙丘异端》（Heretics

of Dune，1981）、《圣殿沙丘》（Chapterhouse: Dune，1985）等续作，将来可从多维度、跨学科方

向拓展，构建更立体的研究体系。多维度包括跨文本研究维度，梳理《沙丘》系列作品中宗教符号与

神话原型在整个沙丘宇宙中的传承、演变与突破，探讨保罗、雷托二世的人物符号延续性，以及“金

色通道”计划在后续作品中的叙事延伸，揭示赫伯特科幻思想的整体性与发展性。跨学科方面可以结

合生态批评理论，深入挖掘自然宗教符号背后的生态伦理内涵，探讨作品生态叙事与当代全球生态危

机的呼应关系；结合政治哲学理论，剖析人造宗教符号与权力话语的建构逻辑，解读作品对殖民主义、

霸权主义的批判价值；结合后人文主义理论，进一步分析人物符号的“非人化”特征，探讨作品对“人”

的本质、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深层思考，实现文学研究与哲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的深度对话。

未来研究也可突破现有主流元素的研究局限，聚焦作品中被忽视的边缘化宗教符号（如帝国其他宗教

流派的符号体系）、小众神话原型（如弗雷曼人部落内部的民间神话），以及次要人物（如弗雷曼人

领袖、帝国贵族）的符号意义，挖掘其在叙事推进、主题表达中的隐性价值，丰富《沙丘》系列的文

化解读维度。

《沙丘》系列作为科幻文学的不朽经典，其蕴含的文化内涵与思想价值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延展

性，未来的研究可通过多视角、多学科的探索，进一步挖掘作品的深层价值，推动科幻文学文化研究

的深化与拓展，同时为当代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更多源自科幻文本的思想滋养与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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